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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诗歌中的月意象

“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”自古以来，诗人们都对月亮情有独钟，他们赋予月亮许多美称和雅号，如：玉兔、夜光、素娥、冰轮、玉轮、玉蟾、桂魄、蟾蜍、顾兔、婵娟、玉弓、玉桂、玉盘、玉钩、玉镜、冰镜、广寒宫、嫦娥、玉羊等。他们也为月亮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诗行 ，如“斫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”、“尘中见月心亦闲，况是清秋仙府间” 、“更深月色半人家，北斗阑干南斗斜”、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等等。月亮意想在唐代被神采飞扬、浪漫多情的唐人发挥到了极致。

一、关于月亮的传说

《淮南子·览冥篇》说：“羿清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嫦娥窃之以奔月，怅然有丧，无以续之。”古神话也有“昔嫦娥以西王母之不死药服之，遂奔月为月精”的故事，月球本是一个普通的天体，需借以太阳光而反射，才在夜间让人们得以窥见。但因有了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，月亮便有了生机。又因其只在夜间这样宁静的环境出现，素有阴晴圆缺的变化，所以月亮便有了神秘而美好的永恒魅力，使人类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    嫦娥，又称“素娥”。这个不愿与丈夫共患难，偷服灵药独自飞升的仙女，孤独、寂寞地被困在月球上的广寒宫，永远守着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〔1〕的悲剧。在月球上还有“吴刚伐桂”的传说：“旧言月中有桂，有蟾蜍。故异书言：月高五百丈，下有一人常砍之，树随创合。人姓吴名刚，学仙有过，谪令伐树。”〔2〕 传说中月球上还有一只玉兔，日日捣药，年复一年。屈原《天问》中便有“阙利维何，而顾兔在腹”的诗句。嫦娥独守请冷的广寒宫，吴刚伐树，月兔捣药，无休无止，没有停歇，这一切都让月亮蒙上了孤寂的影子，所以嫦娥在中国文学中成为孤独和失意的代表。人们往往对其心生怜悯与同情：“白兔捣药秋春，嫦娥孤栖有谁怜？”（李白《把酒问月》）
相传嫦娥奔月后化为蟾蜍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说“日中有骏马，而月中有蟾蜍。”于是月亮又被称为“圆蟾”、“玉蟾”、“冰蟾”、“凉蟾”、“霜蟾”、“寒蟾”、“素蟾”、“银蟾”等。

关于月亮的传说让人们对月亮产生了无限遐想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“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”（李白《把酒问月》），因此，人们便望月相思，寄托自己思乡和怀人的情感。然而，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，于是人们望月又有岁月流逝、月是人非的伤世情怀。

二、唐诗中月意象的涵义
（一）、相思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天上一轮皓月，人间万里悲情。因此，在咏月诗中，相思情怀占有很大的篇幅。

1、月之圆缺常被人用来暗示人间的欢聚与离别情绪。如李白的《峨眉山月歌》：

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

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舟。

这首诗是年轻的李白初离蜀地时的作品，意境明朗，语言浅近，音韵流畅。诗从“峨眉山月”写起，秋高气爽，月色宜人（“秋月扬明辉”）。以“秋”字来形容月色之美，信手拈来，自然入妙。月只“半轮”，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优美意境。次句“影”指月影，“入”和“流”两个动词构成连动式谓语，意言月影映入江水，又随江水流去。此句不仅写出了月映清江的美景，同时暗点秋夜行船之事。意境可谓空灵入妙。此时作者正连夜从清溪驿出发进入岷江，向三峡驶去。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的李白乍离乡土，对故国故人不免恋恋不舍。江行见月，如见故人。然明月毕竟不是故人，于是只能“仰头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”了。末句“思君不见下渝州”依依惜别的无限情思，可谓语短情长。峨眉山──平羌江──清溪──渝州──三峡，诗境就这样渐次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。除“峨眉山月”而外，诗中几乎没有更具体的景物描写；除“思君”二字，也没有更多的抒情。然而“峨眉山月半轮秋”这一集中的艺术形象贯串整个诗境，成为诗情的触媒。由它引发的意蕴相当丰富：山月与人万里相随，夜夜可见，使“思君不见”的感慨愈加深沉。明月可亲而不可近，可望而不可接，更是思友之情的象征。凡咏月处，皆抒发江行思友之情，令人陶醉。其次，月意想指代了宽容、温馨的女性世界。如杜甫的《月夜》：

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　
　　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　
　　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　
　　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？
2、月亮寄寓了游子的思乡情怀

古人云：“悲歌可以当哭，过望可以当归。”（《悲歌行》）古代便有重阳登高望乡的习俗。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古代，人们一旦别离便很难取得联系，纵使鸿雁传书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物资。远望、登高只是一种慰藉，此时人们还拥有一份财富，那便是头上的一轮圆月。苏轼曾说：“唯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〔3〕
  每当夜幕降临，倦鸟归巢，万籁俱寂，外出的游子便会怀念家中的烛火，此时仰望头上家人也可以看到的同一轮明月，就像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样。月亮成了游子思乡的精神寄托。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李白的《静夜思》用明白如话的二十个字写出了月亮的皎洁、美好，同时也唱尽了天下游子思归的心声。除陵在《关山月》中吟道：“关山三五月，客子忆秦川。”直言见月思乡。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动乱时期，曾与兄弟姐妹失散，在孤寂的夜间望见夜空高悬的明月，不禁泣道：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”（《望月有感》）写出渴望团聚而不能的悲苦。“月出照关山，秋风人未还。清光无远近，乡泪半书间。”戴叔伦的这首《关山月》将“人圆”与“月圆”的矛盾描绘得透彻，“清光无远近”，人却念乡情。月光遍地，诗人望月思乡潸然泪下，其情之切、之真，其实天下人共矣。

 忧国忧民的杜甫一生漂泊，他笔下的月亮所赋予的思乡怀人之请更真切动人。
天宝十五载（756）六月，安史叛军攻进潼关，杜甫带着妻小逃到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，寄居羌村。七月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（今属宁夏）。杜甫便于八月间离家北上延州（今延安），企图赶到灵武，为平叛效力。但当时叛军势力已膨胀到鄜州以北，他启程不久，就被叛军捉住，送到沦陷后的长安；望月思家，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名作。
　　题为《月夜》，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。但他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、生死未卜的处境，而是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焦心。所以悄焉动容，神驰千里，直写"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"。妻子尚有儿女在旁，为什么也"独看"呢？"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"一联作了回答。妻子看月，并不是欣赏自然风光，而是"忆长安"，而小儿女未谙世事，还不懂得"忆长安"啊！用小儿女的"不解忆"反衬妻子的"忆"，突出了那个"独"字，又进一层。
　　雾湿云鬟，月寒玉臂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，甚至会担心她的丈夫是否还活着，怎能不热泪盈眶？而这，又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。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，夜深不寐的时候，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。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，这就不能不激起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："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？""双照"而泪痕始干，则"独看"而泪痕不干，也就意在言外了。在这首诗里，诗人望月，实是望人，月亮的形象已和妻子的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，充满了女性的柔美。又如杜甫的《月夜忆舍弟》：

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
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
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
这首诗是乾元二年（759）秋杜甫在秦州所作。这年九月，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，攻陷汴州，西进洛阳，山东、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。当时，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，由于战事阻隔，音信不通，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。《月夜忆舍弟》即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。
题目是“月夜”，作者却不从月夜写起，而是首先描绘了一幅边塞秋天的图景：沉重单调的更鼓和天边孤雁的叫声不仅没有带来一丝活气，反而使本来就荒凉不堪的边塞显得更加冷落沉寂。“断人行”点明社会环境，说明战事频仍、激烈，道路为之阻隔。两句诗渲染了浓重悲凉的气氛，这就是“月夜”的背景。   

颔联点题。“露从今夜白”，既写景，也点明时令。那是在白露节的夜晚，清露盈盈，令人顿生寒意。“月是故乡明”，也是写景，却与上句略有不同。作者所写的不完全是客观实景，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。明明是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，本无差别，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；明明是自己的心理幻觉，偏要说得那么肯定，不容置疑。然而，这种以幻作真的手法却并不使人觉得于情理不合，这是因为它极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微妙的心理，突出了对故乡的感怀。
月光常会引人遐想，更容易勾起思乡之念。诗人今遭逢离乱，又在这清冷的月夜，自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在他的绵绵愁思中夹杂着生离死别的焦虑不安，语气也分外沉痛。“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”，上句说弟兄离散，天各一方；下句说家已不存，生死难卜，写得伤心折肠，令人不忍卒读。这两句诗也概括了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忧患丧乱的普遍遭遇。
“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”，紧承五、六两句进一步抒发内心的忧虑之情。亲人们四处流散，平时寄书尚且常常不达，更何况战事频仍，生死茫茫当更难逆料。含蓄蕴藉，一结无限深情。在饱经战乱杜甫心中，只有月是充满了柔情与和平的温馨世界，是充满母爱、亲情的地方。她可以慰藉流浪者的焦渴的心，使之得到安全的停靠。

（二）、月亮是女性的象征

月亮创造了温馨婉约、淡薄朦胧的审美意想，月亮来自女性世界的光辉，体现了婉约和谐的美学风格，是阴柔美学的典范。

由于月亮有皎洁、轻柔、宁静的特点，与女性的特征相吻合，于是月亮与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自古人们就把太阳比喻成刚强的男人，而月亮则是阴柔的女人。
《诗经·陈风》中的《月出》最先以明月喻佳人：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，劳心悄兮。月出皓兮，佼人浏兮。舒忧受兮，劳心兮。月出照兮，佼人燎兮。舒夭绍兮，劳心惨兮。”
人们还用月亮来形容女人的相貌，或将女人的相貌比喻成月亮：脸如“满月”，眉似“峨眉”。后来“峨眉”多作美女的代称。在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里便有“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峨眉马前死”的诗句，这里的“峨眉”是指美女杨玉环。人们还用“新月”比喻少女愁眉。

宋玉在《神女赋》中写神女之美：“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”将神女写得圣洁绝美。敦煌曲子词《别仙子》中也有这样的描写：“此时模样，算来是秋天月。”虽然用词造句都平白如话，却将女子写得洁静而极具灵性。李白《渌水曲》更是将沐浴着明月光辉的女子的皎洁、清纯描绘得动人，令人遐想联篇：“渌水明秋月，南湖采白萍。荷花娇欲语，愁杀荡舟人。”
（三）、月是光明与美好理想的化身。如李白的《古朗月行》：

小时不识月， 呼作白玉盘。 
又疑瑶台镜， 飞在青云端。 
仙人垂两足， 桂树何团团。 
白兔捣药成， 问言与谁餐？ 
蟾蜍蚀圆影， 大明夜已残。 
羿昔落九乌， 天人清且安。 
阴精此沦惑， 去去不足观。
忧来其如何？ 凄怆摧心肝。
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，借助丰富的想象和神话传说，表现出儿童时期对月亮的幼稚而美好的认识。诗人以“白玉盘”和“瑶台镜”作比，不仅描绘出月亮的形状，更写出了月光的皎洁可爱，在新颖中透出一股令人感叹的稚气。第二句的“呼”字和第三句的“疑”字，把儿童的天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。正因为月在作者心中永远是最纯真最高尚的形象，是光明与美好理想的化身，所以作者容不得一丝阴霾遮蔽它。一旦被现实催损这种理想，便会发出无限的感慨。又如在李商隐 的《霜月》中：“初闻征雁已无蝉，百尺楼高水接天。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”月意象已远远超越了视觉美的发范畴，已注入了人格美的思想。她被刻画成坚强具有高风亮节的形象，也表明了诗人在浑浊的现实世界追求美好、向往光明的愿望。

（四）、伤世情怀

月亮本身只是一个客观事物，由于文学的审美作用，使它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的文化载体。月亮的阴晴圆缺暗合了人的悲欢离合，于是在大多数古典诗歌里，月亮基本上成了“忧愁”的代名词。月亮总是在孤寂、沉默的夜晚出现，发出冷冷的清辉，更增添了望月者的孤独和忧伤。随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，月亮逐渐演变成了“清冷”、阴柔、“寂寞”、“孤独”等 消极情感的象征。尽管忧伤的内容复杂多样，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对人世的感怀。

在善感的诗人笔下，月亮永远是自己心灵深处最为相得的知己。

王维《竹里馆》：

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
清冷的环境，幽隐的主人公，临照下的月亮都是孤独的。月尚且孤独，又何况是人呢？王维诗中的主人公还比较冷静，因而中月亮的忧伤色彩比较淡而且隐蔽。

我们再来看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：

月下独酌四首（其一）    李 白
     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
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
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
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
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
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分散。
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
诗人下笔点题，突出一个“独”字。 “一壶酒”已见冷清，“独酌”、“无相亲”重复渲染，倍见孤独之情。环境的优美与人心的寂寞对照，形成了一层转折。然而诗人展开奇妙想象，邀来天上的明月、月光下自己的影子，助酒佐兴。冷清的场面又显得气氛热烈，情调也变得乐观。由孤独变为不孤独，这是又一层转折。中间四句，两层转折。“既” 、“徒”二字，紧相呼应，显露出再次失望的心境。这是一层转折，由不孤独又变为孤独。接下去，诗人进一步自我解脱，遗憾虽然遗憾，但如此美好的良宵岂能虚度！暂且与明月和身影为伴，在春暖花开之日及时行乐吧。诗意稍稍扬起。“我歌月徘徊”以下四句，写自己醉舞高歌的情景。诗人对月高歌，明月徘徊左右，仿佛倾听自己的歌声；影子陪自己起舞，舞兴正浓，影子也显得零乱。直到醉倒之后，醉眼朦胧，月光看不见了；。在花丛，影子也不得不与自己分离。运用拟人化的手法，将明月、影子写得极富人情味。接着诗人将笔锋一转，提出自己诚恳的愿望。“无情游”很值得玩味。月亮、影子都是没有知觉情感的事物 ，李白与之交游，故称“无情游”。“云汉”，是银河，这里指天国。诗人与明月，影子相约，希望永远相伴、远游行乐，并期待到神奇的天国相聚。诗人对物抒情、淋漓尽致地倾吐着自己的向往。诗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，因此才感到孤独，才与明月、影子为友。至此，诗意升华到一个更加深刻的境界。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这是由月而引发的最孤独的情感，诗人只有影子与明月相伴，这种意象在后世诗词中被反复运用。

在唐诗中，说到月亮，不得不提起的是初唐诗人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：

春江潮水连海平﹐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    滟滟随波千万里﹐何处春江无月明。
    江流宛转绕芳甸﹐月照花林皆似霰。
    空里流光不觉飞﹐汀上白沙看不见。
江天一色无纤尘﹐皎皎空中孤月轮。
    江畔何人初见月﹐江月何年初照人。
    人生代代无穷矣﹐江月年年只相似。
    不知江月待何人﹐但见长江送流水。
     白云一片去悠悠﹐青枫浦上不胜愁。
  谁家今夜扁舟子﹐何处相思明月楼。
  可怜楼上月徘徊﹐应照离人妆镜台。
     玉户帘中卷不去﹐捣衣砧上复还来。
     此时相望不相闻﹐愿逐月华流照君。
     鸿燕长飞光不渡﹐鱼龙潜跃水成纹。
     昨夜闲潭梦落花﹐可怜春半不还家。
     江水流春去欲尽﹐江潭落月复西斜。
  斜月沉沉藏海雾﹐碣石潇湘无限路。
  不知乘月几人归﹐落月摇情满江树。
这首诗着力于诗境的融造，诗以“江”、“月”映照，围绕“春江花月夜”五字囊括了丰富的意象，写江则用海、潮、波、流、汀、沙、浦、潭、潇湘、碣石等为陪衬，写月则用天、空、霰、霜、云、楼、妆台、帘、砧、鱼、雁、海雾等为映照，形成诗境容量的丰富感与充实感。同时，围绕着丰富的意象，诗人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舍去具象的描摹与刻划，着力于诗境整体的合成。诗中对生命美好的感受体认，对月圆人寿的强烈向往。

正如华严经教义所谓的“月印万川”那样，天上的月亮只有一轮，而映照在不同的山川河流就反映出不同的波光月影，因而在唐人眼里，月亮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，它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，负载着深刻而深沉的文化内容，在月光世界里，唐人那根极轻妙，极高雅而又极为敏感的心弦,每每被温润晶莹流光迷离的月色轻轻拨响。一切的烦恼郁闷，一切的欢欣愉快，一切的人世忧患，一切的生死别离，仿佛往往是被月亮无端地招惹出来的，而人们种种飘渺幽约的心境，不但能够假月相证，而且能够在温婉宜人的月光世界中有响斯应。淡淡的月光世界不仅仅反映出唐人的审美境界和意趣，也反映出唐人的心象构成。
美轮美奂，这就是唐朝人心中、诗中的月亮。

注释：

〔1〕李商隐《嫦娥》

〔2〕《酉阳杂俎·天咫》

〔3〕苏轼《前赤壁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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